第五部‧暗殺者傳說
「如今人界向我魔界進攻，我雖不好戰，但也不能眼白白看著魔界被佔。

  為了我魔界千千萬萬的子民，我決定以全魔界之力把人類擊退。」
到了魔界，我們馬上趕往魔王城。

雖然這次再沒有狄斯這高魔伴隨，但我的魔血看來也使一般魔族對我敬畏有加，

以致一行人在路上沒有遇上半點障礙。

我把魔界的危機悉數告訴姬莉，她沒露出半點懼怕之情，反顯得十分冷靜。

了解狀況後，姬莉正色道：

「威廉哥哥，你特地來協助我，真謝謝你，也謝謝諸位。」

我說：

「因為我欠妳一個人情。

那，姬莉，妳有甚麼打算？」

姬莉毫不思索，就答道：

「我魔界向來與人界和平共處，互不侵犯。

  如今人界向我魔界進攻，我雖不好戰，但也不能眼白白看著魔界被佔。

  為了我魔界千千萬萬的子民，我決定以全魔界之力把人類擊退。」

姬莉頓了頓，續說：

「我魔界有的是精銳高魔，皆是驍勇善戰的勇士，應有和魔導兵器互角的實力。

  如果需要士兵，盡可向我說聲，我會分派一些士兵，以利戰事。」

我鄭重地說：

「魔王，我要事先聲明，我們七人是獨立勢力，沒有必要聽從您的命令，

  也不打算作出無謀的犧牲，我們只是想盡快使這場無意義的戰爭終結，

因此一切行動的最後決策權在我們自己手上。」

姬莉向我扮鬼臉，嬌笑道：

「是啦~ 是啦~ 明白了~ 哥．哥~」

除了我和珮，全部人都被姬莉的舉動嚇呆了。

姬莉清了清嗓子，換回正經的樣子，道：

「那麼，諸位可以到預先準備好的房間休息，

這魔王城內的資源諸位也可以隨意使用，到了吃飯時間自會有人通知。」

接下來不足一月的時間，我們七月各幹各的：

我、珮和螢多是鑽研魔法。

森姆好像對我那不知所謂的妹妹神魂顛倒，整天想法子結識她，

有時甚至向我打聽她的興趣和嗜好。

古廉遜和葉子看見魔王城那些古文書更是兩眼發光，

廢寢忘食、日以繼夜的埋首解讀。

肯尼斯每天都花數小時冥想，其餘時間多是沉思。

就是這樣，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人間軍來襲之日終於到來。

「你呀！日天就和螢相好，晚上又和珮『那個』！這怎麼成？」

決戰前夕，姬莉來到我的房間，說有悄悄話和我談。

我沒辦法，只好和她移師魔王殿談話。

我們到達後，妹妹突扯我的耳朵。

我氣道：

「！

妳幹甚麼！」

妹妹叉起纖腰，擺出一副興師問罪的嘴臉道：

「哥！你怎可以這麼花心的呀！」

我的臉上現出一個大問號。

「？」

妹妹教訓我說：

「你呀！日天就和螢相好，晚上又和珮『那個』！這怎麼成？」

我一臉無辜地解釋：

「我哪有？

  螢？那可沒有說錯。

  珮？沒有呀，大人！這是她要求的。

  那個？沒有呀！那是誤會呀！我連她戴甚麼罩都不知道呀！」

妹妹捧腹大笑，說：

「終於說出來了嗎？」

原來妹妹是愛打聽，剛才是編故事騙我說出來。

我裝怒道：

「妹妹！妳騙我？哼！代價可是很大的！」

不完全瞭解我的人，看見我這樣大發雷霆又怎會不怕？

即使妹妹是魔王，也逃不過這定律。

妹妹戰戰兢兢地問：

「有甚麼代價？」

我應道：

「我不幫妳了！」

說著假裝拂袖而去。

「等等！」

妹妹果然被我嚇倒。

妹妹走過來，一臉歉意地道：

「那你要甚麼作補償？」

我繼續演戲：

「哼！妳有甚麼寶物？統統拿來！我取走其中一件，這事就作罷！」

妹妹沒辦法，只好領我到一個倉庫。

內裡有無數金光閃閃的寶物。

「這裡放著的全是我魔族的神器。」妹妹解釋道。

我的注意力被一支藍色，呈半透明狀的魔杖吸引著。

妹妹留意到我的眼神，再作解說：

「這是一柄魔杖。

據我們魔族的傳說記載，這支杖除了能夠增強使用者的魔力，

更可以把使用者的生命力轉化為魔力，是極可怕的神器。

如果使用不當，使用者的生命甚至會在一瞬間被奪去，

所以不適合意志力弱的人使用。」

我決定拿走這魔杖，送給螢。

珮？她的魔力這麼強，不需要杖了吧。

我正要離開，妹妹止住我：「對了！」

把一把漆黑的短劍遞給我。

我問道：「這是？」

妹妹道：「哥，你有沒有聽說過《創世神話》？」

我搖頭。

「早在遠古時代，世界只有一個，而那世界上只有神。

  神覺得這世界缺乏生氣，便造了兩種生物。

  那就是人和魔。

人繼承了神高超的智慧，同時繼承了神的貪念；

  魔繼承了神強大的力量，但又繼承了神的傲慢。

  人和魔都是不完全的存在物。

也由於人和魔本質大異，他們不能和平共處。

  於是神把世界一分為二，這就是人間和魔界。

  自此，人和魔就河水不犯井水，各不相干的和平生活。

  神也曾嘗試創造完全的存在：

  祂曾以人和魔進行交配，但這些後代全部夭折。

  最後，神做了一個實驗，他把魔血注入人體內，把人血注入魔體內。

  結果魔族實驗體死去，人類實驗體卻活了下來。

  那實驗體同時得到魔的力量和人的智慧，更得到不老的身體，成為完全的存在。

  可是他的心中同時存有神的貪念和傲慢，

他不能忍受有人擁有和自己同等的力量，所以他殺了神。

  這柄劍就是傳說中那實驗體用以殺神的劍，有『誅神』的別號。

  據說此劍可以使體內流有魔血的人完全發揮潛力，力量足以毀天滅地。」

我把這劍看來看去，除了劍身刻有古文字，就只是一柄過重的短劍，

而且刀鋒已不甚銳利，這種東西哪可能擁有傳說中強大的力量？

我本來不要，但在妹妹再三請求下，也只好勉強收下。

根據情報，明天就是人間軍來襲的日子。

我把那魔杖送給螢後，就早早睡去，迎接下一天的激戰。

「哥~ 本小姐可是很強的！不用擔心！」

殺人我是熟手，但戰爭這東西我還是第一次參與，

不要說戰略，就連和下屬相處之道我也不會。

我為何有下屬？

這趟我們是上戰場呀，總不成自己獨自上陣，以一敵百吧！

我可沒有當三國英雄的信心。

姬莉給了我們每人十個直屬部下，而每一個部下指揮約一萬魔兵，

我們和這十人的溝通可說關係到此戰的勝負。

另一方面，雖說我們不是戰爭人才，但行軍打仗之事，又怎可以沒有策略？

還好珮在這方面也懂得不少（不知為何她好像萬事通。），

經她和姬莉商討後，我們定下了行軍路線。

由於戰事才剛開始，不清楚對方實力，我們採取集中攻擊，

集合全軍之力進攻，順道試探敵軍的實力；

留下姬莉守著魔王城。

要是她一被攻擊，就以魔法向我們發訊，以保安全。

我們以森姆作前衛，輔以古廉遜和葉子，

希望憑森姆的眼力和速度有效地偵探敵軍；

由肯尼斯和珮殿後，那即使被敵軍前後夾擊也能馬上殺出重圍；

我和螢則在中間，看準時機給各同伴適當的援助。

我們朝凱雅士山進軍，希望以此山作根據地，憑地利擊退敵軍。

凱雅士山是全魔界最高的山，位於前往魔王城的必經之路。

我們也考慮過敵軍可能已在那山上紮營，所以各人都打醒十二分精神，

緩緩進軍。

果然，到了山前數十里，森姆已看見敵軍軍營。

乘敵軍未發現，我們大舉向敵營進攻。
敵軍由人類和魔導兵器組成，也許因為是成本高，魔導兵器的數目比想像中少。

森姆在敵軍中打了個轉，手上就多了各種武器：有劍、有槍、有弓、有魔杖，

全屬敵人的武器。

葉子唸了個廣範圍的冰魔法，眼前的敵軍耐不了寒冷，大部分都倒地不起；

古廉遜也衝入敵陣，使出自豪的爆炎劍，方圓兩米立時成為一片火海。

就此三人，已把人間軍的軍力削減兩成；

他們軞下的魔軍也士氣大增，把敵人殺個片甲不留。

過不到一小時，敵軍已所餘無幾，

仍然生還的只有較強悍的魔導兵器中最精銳的一批。

儘管三個先鋒實力不俗，但也畢竟是人類，力量有限：

刀劍對敵人傷害不大，魔法也穿不透強大的魔法防壁。

就是這樣，那數萬個魔導兵器把惡魔逐個擊破，我軍損傷越來越嚴重。

珮走上前來，道：

「由我來—」

話未說完，一個斗大的火球就向那些魔導兵器轟去，

敵軍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數目馬上少了一半。

我們七人，包括珮，全都感到振驚，馬上向火球飛來的方向望去。

「未完？再來~ 這次更大的~ 」是姬莉。

我未來得及反應，一個半徑一米的火球又向敵軍飛去。

這次，敵軍死傷不計其數，命硬的也傷重，失去戰鬥能力。

（姬莉的魔力很可怕…）我心道。

「！」

我正要質問姬莉，始見她後方有一個魔導兵，要向她下殺手。

由於他站於姬莉身後，要是我投射暗器，反會傷到她；

但我的雷魔法不太熟練，怎麼辦？

姬莉身後出現一陣拳風，把那魔導兵擊斃。

只是一瞬之事，一切又回復平靜，彷彿剛才的拳風只是一場幻覺。

不用說，這當然是肯尼斯幹的好事了。

隨著最後一個敵兵陷入戰鬥不能狀態，我軍成功佔領了凱雅士山。

我走上前，一把抓起姬莉，問：

「喂！小妹！妳不是該在魔王城的嗎？」

姬莉正色道：「我是魔王，理應身先士卒。」

說完後向我造了個鬼臉，笑道：

「哥~ 本小姐可是很強的！不用擔心！」

我續問：

「那魔王城怎麼辦？」

姬莉一臉輕鬆地答：

「我設了結界，一般人不可能破得了。

只要有人接近魔王城，我馬上知道。」

說完後，頓了頓，嘆道：

「哥~ 要本小姐獨個兒待在魔王城，會把我悶死的~」

既然她這樣說，我也沒話說，只好放開手，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…

接下來，我軍在這山上紮營，以此處為前線基地；

我還擄獲了那些尚有氣息的敵兵（全是魔導兵器），希望獲得有關人間軍的情報，

可惜他們多很嘴硬，甚麼也沒有說，逼得我用「那方法」：

「珮。」我道。

「嗯？」

「這些俘虜交給妳，要問出敵軍的大本營在哪。」我續道。

「我？」珮驚道。

「相信我，妳可以的，明天應該行的了。」我應道。

心中說：

（妳想怎麼辦都可以，但不要取他們的命呀。）

這樣經過一夜，只要珮軟硬兼施，他們不招供才怪…

「威廉，這樣真的行嗎？」身旁的森姆問。

我滿有自信地答：「明天就有答案。」

入夜，我使珮獨自盤問那五個俘虜，

翌日，我們果然得到想要的情報，這一切也多得珮的「能耐」。

看見他們慌張的樣子，我差點就忍不住笑了出來；

不過見他們這麼痛苦，我也馬上把他們放走，

否則他們也許會咬舌自盡呢~

「…威廉，告訴我，

如果我作了背叛你的事…你會原諒我嗎？」
從俘虜口中，我們得知人間軍的大將是一個名叫杉的魔導兵器，

他的部下中也有數個精銳的魔導兵器，是為親衛兵，

一般人根本不能接近他半步。

而他們在人間和魔界間的「門」附近軴紮軍營，

要攻陷人間軍就必須向「門」進軍。

可是上一戰中，森姆、古廉遜和葉子的軍隊死的死，傷的傷，

要一段短時間養傷，所以我軍在山上軴守了一星期，才向「門」進擊。

這星期沒有甚麼特別事發生，除了螢的一句話，使我很在意…

那是一個寧靜的月夜，我和螢談了很多很多：

我問：

「魔導兵器不是用耳機操縱的嗎？那為何敵軍全沒戴耳機？」

螢平靜地答：

「他們是經過精神控制的處理，是沒救的了。」

我說：

「他們不能抵抗嗎？」

螢淡淡地道：

「除了肯尼斯，從沒有魔導兵器擁有足夠意志力去抵抗精神控制。」

我嘆道：

「是…嗎…」

突然，她心事重重地問：

「…威廉，告訴我，

如果我作了背叛你的事…你會原諒我嗎？」

我見她秀眉深鎖，便固作輕鬆地笑道：

「當然會。」

其實，我不知道…

她半信半疑的看著我，過半晌才重展笑顏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休養過後，古廉遜和葉子留守山上，餘下全軍向「門」攻去。

這次由我和珮作先鋒。

我倆正要出發，螢卻道：

「由我代替珮小姐吧，她比我強，作後衛更好。」

我見她有理，也就由得她了。

臨行前，珮突道：

（小心！她有點古怪。）

我只道珮的嫉妒心又來了，話沒有上心，只草草應了聲就去了。

說真的，螢有點異樣。

平日她總會在路上和我聊天，但今天她卻出奇地靜，

即使主動和她談話也是一句起兩句止。

（少女總是多煩惱的。）我心想，也就沒說話了。

我們續向「門」進發，走不了多遠，周圍突現伏兵，

把我倆和後面的同伴分隔開了。

我沒辦法，只好命令十個部下保護螢，自己深入敵陣，使出我的絕技—

劍陣．閃。

幾秒間，方圓兩米的範圍立被劍氣籠罩，無數肢體飛出陣外。

血，染滿戰場。

就此一著，敵軍數目已少了四分一，我再衝殺一會，人間軍已所餘無幾，可是—

「！」

一支深綠色的魔法箭貫穿了我的胸膛，我…被擊中！

這是因為…箭是從後而來的！

這種似曾相識的箭矢…難道！

我轉頭一望，心中一陣刺痛，我只感眼前一黑，就昏了過去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「！」冰冷的風把我吹醒。

也許風並不冷，冷的是我的心。

我不明白，實在不明白，

為何每一次都是這樣，

都是在我完全信任她的情形下，被她從後刺傷；

是她騙人技巧了得？還是我好騙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的心告訴我，我應該憎她，應該恨她。

但更可恨的，我自己！我根本恨不了她…

（也許，也許她有她的理由吧…）我安慰自己。

我定了定神，環顧四周：

（看來我身在敵營。）

我意圖走近帳篷口。

身子一動，就感到有點不自在，看來我是被咒縛了。

但這程度的咒縛怎阻得了我？

可是我沒有馬上解咒，由得自己一拐一拐的，以免敵人加緊防範。

門外有兩個兵士把守。

我摸了摸腰間：

（果然不見了。）

劍也沒了，我根本沒有能力逃走，只好見步行步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小時，有人拿著飯菜進來。

「！」是螢。

「這是你的午餐。」

我沒有碰那些食物，冷冷地道：「為甚麼？」

螢沒有正視我，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，只是自顧自道：

「杉說如果你歸順基亞皇國，一定會受重用，榮華富貴享之不盡。」

我乾笑了幾聲，目無表情地說：

「基亞皇國未免太小看我了。」

螢應道：

「你好好考慮一下。」

說著就轉頭離去。

「我要先見過杉才決定。」

她聞言止步，輕輕的應了聲，就步出帳篷，途中再沒有看過我一眼。

我下定決心，絕不會再對這個女人動情，絕不會！

當天晚上，我召喚了一隻妖精，命她視察周圍的環境，

完成後再以心靈感應和珮連絡：

（珮！）

（！

  威廉，您沒事吧？）珮關切地問。

（生命沒危險就是了。）我應道。

（…她背叛了您？）

（也不啦~ 是我自己不小心，著了敵人的道兒…）

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何會說謊，珮能看破我的思想，我是知道的。

珮打斷了我的話：

（騙人！為甚麼還要為她辯護？）

我無言以對。

珮沉默了半晌，才道：

（您在哪？）

…

（可能的話，你們在這軍營附近埋伏，我給指示時，你們就攻上來。）

（嗯。）

（那再沒甚麼了。）

（威廉，我…）

（謝謝妳，珮。）

「有敵人？為表忠誠，我去把他們擊倒。」

翌日早上，如我所願，我被帶去見杉。
他是個高個子，手執長約兩米的魔杖，有種說不出的威嚴。
看見他，不禁使我想起肯！
他和肯可說是一個模子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肯從不用魔杖。
也許他比肯弱吧，
但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強大魔力，「弱」字根本和他扯不上半點關係。
螢站在他身邊，不發一言。
「你就是人間最有名，公認最強的暗殺者卻斯？」
他聲如洪鐘，看來有一定修為。
我應道：
「嗯。」
「我們皇國的總理依華斯先生十分賞識你，希望你能為皇國效力，造福百姓。
所以才把你請到這兒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杉的聲音中帶幾分傲氣，真使我討厭。
我說：
「哪有主人對客人下咒縛的？這是哪家兒的待客之道呀？」
杉微笑，不慌不忙地道：
「因為你的實力太強，我們才出此下策。」
我續說：
「那至少把兵刃還我，才算得上尊重吧！」
杉答道：
「考慮到我軍利益…不可以。」
我只好道：
「我歸順基亞皇國，這成了吧！那些兵刃是我的寶貝，
為了得回它們我可以不擇手段。」
「好！爽快！」

也許因為我身上的咒縛仍未解除，杉沒有留難我，還馬上命人歸還我的東西。
我接過那十數枚飛鏢和兩柄劍，盯著那漆黑之劍看：
（這是妹妹的禮物，不可不取；而且我不要它可能引起杉的疑心。）
慢慢地把這過重的廢物插在腰間，看了看杉，心道：
（是時候了吧…珮！）
我剛下令，已聽到營外傳來打鬥之聲。
杉當然不可能想到這是我安排的。
我將計就計，向杉道：
「有敵人？為表忠誠，我去把他們擊倒。」
走不了兩步，再裝成恍然大悟的樣子，說：
「我身上有咒縛，行動不太方便，能幫我解了它嗎？」
這種程度的魔法，我自己也能輕易解除，我這一著是希望杉以為我完全不會魔法，
減輕他的戒心。
杉向螢道：
「你的咒縛相當有效呢。」
接著揮了揮魔杖，我的身子才回復自由。
「螢，你和他一起。」
他顯然是想用螢監視我，他以為螢的魔法已能制住我吧。
螢稍一遲疑，道：
「這…」
話未說完，就抱頭大叫。
過得一陣子，螢才滿臉不願意地答：
「明白。」
我們走去時，聽得杉自言自語：
「想不到她對精神控制的耐性竟到了這程度…」
「好了，好了。戲該也演完了吧。」

我和螢向營外走去，看見珮和肯在殺滅魔導兵器。

珮看見我，呆了呆，就向我跑來。
我心道：
（別過來，裝成和我交戰。）
口中卻道：
「去死吧，妖女！」
拔出短劍，向她使出劍陣．縛。
螢沒有甚麼反應，只是跟在我附近，間中用魔法支援我。
珮的身旁被刀光劍影包圍，根本動彈不得；
要是她亂動，身上定必多了幾個洞。

用劍氣使敵人不能隨意行動，這就是我劍陣．縛。
當然，我出招時也不忘以心靈感應向珮說出下一劍的方位，免得她不幸喪命。
至於干涉我的魔軍，我先用劍在他們身上造成不致命的傷口，

再以超人的速度用刀背打把他們一一擊昏了。
珮身旁的肯尼斯先是晃了晃。
過不了半秒，彷彿已明白我的主意，
一個火球向我轟來，逼我放過珮。
我邊和肯交戰，邊引導他前往杉的帳篷。
雖說是做戲，但為免被人看出破綻，我們可是明刀明槍的；
只不過我們都沒使殺著，大家「拳來劍往」，互有攻守。
可是我不能以心靈感應和肯說話，危險自是少不了：
肯一拳一拳的向我打來，拳風我在耳際呼呼作響，
我時而用劍格開，時而向側一閃，
背後的帳篷馬上斷成兩截；
有時我身後剛好有些兵士，他們無不身首異處，死狀慘不忍睹。
肯唸起咒文，十條大得嚇人的冰龍向我襲來，我唸解除魔法的咒文，

十條龍全部消失了。
肯真清楚我，十條冰龍對我來說是極限，再多我一定會被擊中。
解決掉那些冰龍後，我也回以三四個雷電球，但全被肯的魔法防壁卸開。
就這樣，我們到了杉的軍營附近。
（未接近杉前不能使他起疑。）我心想。
此時，肯又向我放出十支雷矢，我正要向旁閃開，卻忘了…
卻忘了珮！
我的眼角看見珮已把螢擊倒在地，向她射出約二三十支冰箭，要致她於死地。

我沒有遲疑，向那方向衝去，不單是肯的十支雷矢，

珮那三十支的冰箭也全刺進我的背。

負傷的我走近珮，用早已被血沾紅的兩臂緊緊地摟著她：
「不要這樣，好嗎？」
我只感到肩膀濕淋淋的，珮不住地道：
「不好！不好！不好！不好…不好…
為甚麼？」
我放開手，按著她兩肩，說：
「妳會明白的，我的心情…」
我轉過頭來，瞟了瞟螢，她平安無姜，真好。
可是我臉上關切的神情只是維持了半秒。
螢低頭道：
「為甚麼？」
（為何這天人人都問我『為甚麼』？）

我繃著臉說：
「妳不用理。」
（對了。威廉呀，威廉，不要再對這女子動情。）
接著耳聞拍手聲。

「好了，好了。戲該也演完了吧。」
我抬頭看去，
是杉。
是時候來個了斷了！
「何況妳是美女呀。

  不論做了甚麼事，美女都是值得原諒的。」
饒是我擁有不老的身體和超人的復原能力，身中四十支魔法箭也不是說笑的，
即使我走到一旁，唸過回復咒文，身體狀況仍是相當不濟。
但更吸引人注意的，是杉和肯。
肯看見杉，驚道：
「是AS-103？」
杉瞟了肯一眼，不屑地道：
「是失敗作AS-102肯尼斯？」
肯沒有動怒，只是平靜地道：
「和我交手？」
杉說：
「好，但先要…」
他轉向我，唸了古代咒文中數一數二的攻擊魔法影炎，
一個斗大的能量球向我飛來。
影炎，是極可怕的攻擊魔法。
一個深灰色的能量球會出現場上，緩緩地向目標飛去，而且速度會不斷增加，
不擊中生者就不會消失，是罕有地具追蹤性的攻擊魔法。
如果被擊中，目標的生命力會被吸去，直至半點不剩…
我心想：
（事到如今，我唯有認命吧，總不成要別人為我犧牲吧。）
「威廉！」珮喊道。
我以僅有的餘力向珮施了咒縛，這樣她就不能亂來了。
（珮，吩咐古廉遜好好孝順父母。
還有，不要殺螢。）
珮哭了：
「討厭！不要！」
影炎已來到我跟前了，我…要死了…
「珮，我死後，找姬莉，她的魔力應該足夠供應給妳的。
再見了…」
「不要呀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…」珮哭叫道。

「！」
我身前有一團黑氣爆發，那能量球擊中了生者，
但不是我，是…螢…
螢擋了在我的身前…
我大喊：「不要！！」
但已經太遲了。
我已不計較周遭的環境，只是不由自主地抱著她…
眼裡，眼裡已經濕透了。
是淚？
我的淚不是早已流乾了的嗎？
那為何？
螢的眼眶濕漉漉的，喃喃地道：
「這樣，我可以從精神控制中解脫了，不用再騙你了。」
我激動地道：
「為甚麼？為甚麼要救我？為甚麼？為甚麼…」
說到後面，聲音也變得沙啞了。
螢用手輕撫我的臉，緩緩地道：
「因為我喜歡你。」
我呆了。
螢用另一手抓著我，以懇求的目光看著我，問：
「那你剛才為何救我？我背叛了你，珮殺了我不是更好嗎？」
我應道：
「因為我說過，我會保護妳的，不論發生甚麼事，即使天地破滅，我都要保護妳。」
螢好像對我的答案感到失望的樣子，目光呆滯了一瞬。
她吐了口血，有點吃力地說：

「可是我把你騙了一次又一次，就像…就像心腸惡毒的魔女…」

我堅定地道：

「那麼我就當魔女的騎士，即使拚上性命，也要保護妳安好。

何況…」

「何況？」

我勉力一笑，裝得一臉正經地道：

「何況妳是美女呀。

  不論做了甚麼事，美女都是值得原諒的。」

螢噗嚏一笑，笑罵：「胡說。」

過了一會，她雙頰微紅，問：

「威廉，你可…不可…以說你…很…喜歡我？」
也許是她害羞，也許是她的生命快要耗盡，話才會這樣斷斷續續。

我遲疑了半晌，沒有答話。
我心想：
（打從很久之前，我已愛上了妳。但這種事又怎說得出口？）
我正猶豫不決，螢的手無力地垂下了，她的眼簾瞌上了…
她…她死了…
我瘋狂地搖動她的身體，但她就是沒有反應…
「是假的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」
我不住的安慰自己，希望自欺欺人能使胸中那撕裂內心的痛楚有半點減退，
但沒有…
我激動地道：「我喜歡妳！喜歡妳！最喜歡妳！」
可是，這時她已聽不見了。
儘管我竭力忍耐，但眼眶裡的淚就是不聽話，硬是要落在地上。
一滴一滴的淚把地上染成血紅色。
這時我才發覺，我那些不是淚水，是血淚，是有腥味的血淚。
我輕輕的把螢放在地上，拭去她口角的血，把外套覆在她那蒼白的臉上，
生怕周圍的風沙會走進她的眼。
我不知道自己現在是怒，還是悲；
我只知道我現在一定要對付杉，我要他不得好死！
「沒有死的這麼容易！
螢受的苦，我要千倍萬倍的償還給你！」

此時，肯和杉早已戰了起來，而且勢均力敵，不相上下。
我慢慢走向杉，腰間發出一陣璀璨耀眼的光輝。
是那廢物，那過重的漆黑短劍，
刀鋒上的古文字發出一種神秘的紅光。
我隨手拿起它：
「！」
很奇怪，它不但不重，而且很輕，就像…就像一陣風，沒有半點重量。
我怒喊：
「肯！走開！否則我連你也殺了！」
肯看來想阻止我，但他話未出口，就被我止住了：

「肯！走開！否則我連你也殺了！」

於是，我眼前就只餘下杉。
我順勢揮了揮劍，杉的杖馬上斷成兩截。
我心想：
（這就是『誅神』的威力？
  照這樣子，我必勝！）
杉只是呆了半秒，就舞起雙拳，以鬥氣襲來。
我這才發覺，不只是劍有變化，我的身體也變了，
「力」覺醒了，體內湧上一陣澎湃的魔力，身上的傷好了，身法也快了。
杉的拳雖然頻密，但在現在的我看來，和定格根本沒兩樣。
我看準兩拳間的空隙，一劍把他刺倒，可是他卻也把我的劍弄倒在地。
杉見我失去武器，自然再無顧忌，全面發動攻勢，再不作半點防守。
我邊戰邊納悶：
（再這樣下去，不知何日才能打敗他。
  如果…如果我懂得御劍術，那該有多好！）
奇怪的事發生了，漆黑之劍由地上飛起，化成一柄巨大的鐮刀，向杉衝去。
杉顧著攻擊我，沒有留意四周的環境。
到他發覺後方有東西逼近時，已經太遲了…
「！
  不可能！」杉驚道。
我沒有遲疑，馬上聚集全身的魔力，使出古代咒文，怒道：
「沒有死的這麼容易！
螢受的苦，我要千倍萬倍的償還給你！」
倒在地上的杉，根本不可能避過這半徑足有兩米大的漆黑火球，
他能做的，就只是：
「求求你！不要！不要！」
我冷冷地道：
「這是闇炎。
它會慢慢吞噬你的身體，直至你化成灰塵！
好好享受吧！哈哈哈哈！」
笑了幾聲，胸中某處卻傳來一種難以言喻的痛楚。
但為甚麼？
我為螢報了仇，不是應該開心的嗎？
想著想著，我吐了一大口血，並感到頭暈目眩。

此時，姬莉突然出現，扶著我，並道：
「哥，你要小心。
  不要過度使用『力』，最後被『力』反噬啊。
傳說中那人就是…」
接著的話，我再不清楚了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擊斃杉後，餘下的人間軍已沒有威脅，只我、肯和珮三人已把他們全滅了。
（往後，魔界的史書有記載：
  因為一個名叫威廉的暗殺者的活躍，人魔之戰才得已早早完結。
但有關這威廉的一切，仍然是謎。）
只是，在回去人間前，有一事非做不可—
「妳不是應該很清楚我的內心嗎？

  沒有她的世界，

即使多美，多大，多繁榮，

  對我來說都沒半點意義。」
回到魔王城後，我抱著螢的屍體，吩咐珮和我一起到了野外。

其他人問我此去何為，我只說是有點私事。

他們聽後已先回人間。

珮凝重地問：「真要這樣做？」

我輕輕的把螢放在青草上，望著她那蒼白的臉，冷冷地道：

「妳應知道我的心意。」

珮沉默不答。

我看看螢那色彩繽紛的手鏈，續說：

「我讀過古文書，知道古代咒文有『蘇生』之法。

只要我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不，正確的說，是付出體內三分二的血，

就能使她復活。

珮，我有沒有說錯？」

正常來說，人失去體內三分一的血已會喪命，更何況三分二？

珮沒有答話。

我重複：

「珮，我問：『我有沒有說錯？』」

珮不大願意地答：

「…沒有。」

我仍是淡淡地道：

「那就以我的生命作觸媒，進行儀式吧。」

珮吞吞吐吐地道：

「威廉…我…」

我望也不望珮，說：

「我死後，妳去找姬莉，她的魔力應該足以供應給妳。」

珮突然抱著我不放，哭道：

「我不是擔心這個問題，您是知道的！您是知道的！

  為甚麼？為甚麼您為了她，連生命都可以不要？

難道…我真是這麼沒魅力？」

想不到她會再說這句話：

上一次她說這句話，是要挑逗我；

這一次，卻是要挽留我。

我冷冷地道：

「妳不是應該很清楚我的內心嗎？

  沒有她的世界，

即使多美，多大，多繁榮，

  對我來說都沒半點意義。」

珮哭得更利害了：

「那，用我的生命吧！

  反正我得不到您的愛，生存也沒有甚麼意思！」

我聞言如遭雷殛，才發覺珮在自己心中佔有一席位。

這種感覺，已不能用「喜歡」來形容，只不過對螢的感覺更強烈而已。

我強行抑壓自己絮亂的思緒，平靜地道：「不要。」

珮激動地道：

「您不要管我！」

「這是命令。」

珮越來越激動了：

「這次即使是命令我也不聽！」

我假裝平靜地道：

「妳不是真心愛我的。」

珮抺了抺眼淚，奇道：

「？

  甚麼？」

我續說：

「如果妳愛我，就不可能不考慮我的感受。

妳不是以為，妳死了我會沒有感覺吧？」

珮哭道：

「不會！您才不會！

  您的心裡只有螢，哪會記得我？」

我把她一摟入懷，輕聲道：

「那妳進入我的心看看？」

珮呆了半晌，才道：

「對不起…

  我明白了。

  您不要死啊，一年後我們再在這兒相見，

否則…否則我就把螢調教作我的奴隸！」

我安慰她道：

「放心吧！死神看來對我沒有好感，這次也是一樣吧！

  何況我是主角呀，主角是不死的呀！」

我用魔法造了一隻指輪，把它送給珮：

「對了，這個送給妳。」

那指輪存有我的遺言，雖然我沒有說出來，但珮早晚會發現吧。

「嗯。」我應道。「儀式成功後，請妳把她傳送到我的家，雲會照顧她的了。」

我輕輕的放開珮，向天拋出兩顆石子，再平伸兩手，在兩手動脈處造成傷口，

讓血流在地上…

